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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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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很多学者把交心运动视为反右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交心运动是指 

1958年 3月至 7月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而反右运动则是指 1957年 6月到 10月前后的反对所谓资产阶 

级右派的政治运动。目前学术界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已相当成熟，而对交心运动的研究则尚处于起始阶段，对于交 

心运动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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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运动又称“向党交心” ，是指 1958年 3月至 
7 月，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非 

社会主义思想，公开地揭露出来加以批判，并制订相 

应的规划以践行改造。 交心运动始于党外知识分子(包 

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并蔓延至党 

内，最终席卷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交心运动中 

所指涉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包括高校教研人员、新闻 

出版人员、医务人员、中小学公办教师和具有中专以 

上学历的国家干部等。 

一、交心运动的来龙去脉 

早在 1958年 2月即已有零星的“交心”运动的相 

关报道，但是引发全国性的政治效应则是以  3 月  16 
日北京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 “社 

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为标志。以这次事件为契 

机，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自发主动的”的“交心” 

形式向全国推广。运动过程中，中央和地方、部门、 

群体、 行业之间进展的速度不一， 从全国范围来看，5、 
6 月份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个体的实质性“交心”把运 

动推向了高潮。 交心运动以 1958年 7月召开的全国统 

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为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对知识 

分子从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 [1](47) 明确提出了 

统战工作将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提出知 

识分子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 因此， 

它事实上成为交心运动的结束标志。 

从 1958年的 2月初到 3月中旬， 大多数的 “交心” 

都是以协会、单位、党派组织的“集体交心”形式， 

实质性的交心鲜有涉及，它更多的是起到政治态度的 

宣示、号召和动员的作用。甚至在运动的扩散和蔓延 

过程中，即 3月中旬到 5月初这一段时间里，各地的 

交心运动大部分仍停留在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集会动员 

表态和零星的示范性交心状态。在“社会主义自我改 

造促进大会”之后，交心运动逐渐产生全国性的政治 

影响。尤其是在 4月中旬以后，党开始关注天津工商 

界交心经验和上海知识界的改造规划的形式，决定在 

交心运动中加以推广，并在党内同时展开。5月中旬， 

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开展 “向党交心运动” 

的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交心运动, [2](300) 交心运动 

逐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交心要经历三个阶段：首 

先，学习文件，并以文件精神来鸣放交心，进行自我 

检查、分析和批判。交心的基本内容是“五交” ，即交 

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大鸣大放 

时期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 

影响；交反右斗争以后的思想认识。 [3](111) 其次，组织 

大辩论，提高觉悟水平。通过大字报、小字报、举行 

座谈、举办思想展览等各种交心形式对暴露出来的资 

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甚至有人把个人的思想问题编 

成活报剧、诗歌、洋片、相声和快板等进行表演。 [4] 

最后，制定和修订自我改造的个人规划，即“红专规 

划” ，并通过各种座谈会、大字报、思想展览会、自由 

辩论会和各种交心、谈话活动等对红专规划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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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改造。 

交心运动中，尽管知识分子所要“交心”基本内 

容是“五交” ，但是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交心内容远远 

超出这些方面。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提出“九交” ，即 

在“五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对过 

去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态度，对整风、双反、双比、 

大跃进的认识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 

工作态度。河南医学院的交心运动一般是由政治立场 

问题开始，交代的有对历次政治运动和对党的各项政 

策措施的抵触不满，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对社会主 

义三心二意等；以后逐渐转入教学、科研、医疗等方 

面的问题，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大暴露和批 

判。上海水产学院民主党派交心范围包括：对党和社 

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在反右派斗争前后自己的思想 

活动和错误言行；名利观点、文人相轻和自由主义； 

对党政领导的意见。 [5] 武汉地区许多学校师生员工提 

出向党交心，不但交过去，还要交现在、交将来。 [6] 

交心运动中五花八门的交心内容甚至包括个人工作和 

生活中的许多琐碎的细节，但是其内容一般涉及知识 

分子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三个方面。 

二、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 

现在学术界所指的“反右”运动其实是一个比较 

宽泛的概念， 时间跨度为 1957年 6月到 1958年夏天。 

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看，很多事件经历者都是将反 

右和交心运动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运动来加以认识。 

当时所认为的反右斗争是指从 1957年 6月 8日 《人民 

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至 9月 23日邓小平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 

一时间段。1958年 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指出全 

国有右派 30万人，但是截至 1959 年，中央文件公布 

的右派人数为  45 万人， [7](106)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右 

派即是由交心运动中“补课”产生的。 

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也难将两者完全区分 

清楚。由于交心运动中所暴露的思想，很容易与右派 

发生混淆。为消除广大知识分子的顾虑和担忧，毛泽 

东对两者进行了划分： “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 

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 实际上不合作。 
(傅鹰)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 

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 

们怀着敌对情绪。 ” [8](472−473) 《文汇报》社论《谈交心 

的几个问题》详细阐述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右派分子 

释放毒气， 向党进攻，是站在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抱着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的目的。而今天我们 

许多同志向党交心，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愿意同党、 

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自愿的来揭露自己，这与右派 

就有原则的区别。两者之间，立场不同，态度不同； 

因此问题的性质也就不同。这就是区别两类矛盾、采 

取两种不同处理方法的关键所在，也是正确对待交心 

的第一要义。 ” [9]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性色彩的区分标准在实践中得 

到了一定的响应。天津大学校长、民盟天津市主委张 

国藩认为交心与右派的区别在于： “现在大家谈出的问 

题和右派向党进攻有本质的不同，大家自己谈出来时 

要把这些东西挖掉，而右派分子是要发展这些资本主 

义的东西，要向党进攻。只要自己拿出来，是进步的 

一种表现，不管情况怎么样严重，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完全是人民内部自我改造的问题。 ” [10] 民主建国会 

天津分会常委李勉之认为， “右派是向党猖狂进攻的， 

他们的目的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我们是接受党的领 

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我们暴露自己交出心来， 

是为了彻底抛弃思想上腐朽肮脏的东西，更好地改造 

自己，更紧密地向党靠拢，这和右派想利用这些东西 

来向党进攻是根本不同的。反右派斗争中，右派交代 

问题，是他们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我们交心是自 

觉自愿、欢欣鼓舞的，是为了更迅速有效地进一步改 

造自己。我们和右派根本没有共同点” 。 [11] 

“从理论上说，交心运动的重点在于深挖灵魂深 

处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观念。谁把自己的旧思想暴 

露的越多，上纲高、自责狠，谁就越能表明自己是在 

向党交真心。 ” [12](155) 同时尽管很多地方也宣布了交心 

运动中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 

子)，但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犹疑、顾虑和抵 

触。 “在交心过程中要经常与思想障碍作斗争——人们 

的顾虑是因人而异的，最一般的顾虑是怕交了心领导 

对自己不信任，交了心在群众面前丢面子，今后抬不 

起头来，还有的人有进步包袱，怕交了心就把过去的 

进步一概否定了。 ” [13] 广元师范聂凤远老师在自己的 

交心体会中说： “在交心前夕，我顾虑重重，怕交出黑 

心来，当典型批判，不好过关。 ” [14] 九三常委、古脊 

椎动物研究所研究院裴文中在万人“交心大会”上揭 

露自己“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最后才下定 

决心， 向党交心” 。 [15] 武汉工商联常委徐雪轩担心 “交， 

怕别人说自己落后，不交又不能改造好自己” 。 [16] 张 

国藩在交心中坦言： “一是怕当右派， 因为有些想法和 

右派差不多，一端出来，岂不成了右派；二是怕党不 

信任，怕群众不信任；三是怕失掉威信。 ” [17] 南京市 

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陈祖望担心“怕交出脏东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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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成是放毒，经过分析变成右派，也怕党把这些东 

西记下帐来。因此，在交心开始，在内容上是普遍性 

的问题交，个人鸡毛蒜皮的问题交，笼统概括性的问 

题交；而对党的根本制度、方针政策，或自己认为重 

大的问题不交” 。 [18] 上海水产学院某教授，交心时顾 

虑重重， 经过小组同志多次说理、 帮助， 使他三次“交 

心” ， “第一次只交了一鳞半爪，第二次仍未触及关键 

问题，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话” 。多次反复“交 

心” ，在交心运动中是普遍现象。 

诚如许多知识分子所担心的那样，交心运动中所 

暴露出来的思想因其实质上与右派存在“共鸣” ，而且 

交心又需要“和前一阶段整风、甚至历次运动联系起 

来看” ，所以很容易与“右派言论”相混淆，所以，交 

心运动中有很多人又被补成右派。1958年 4月 23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 

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 

用”的字样，但是同年夏季反右“补课”的右派分子 

大多都是掉进了“向党交心”的陷阱而被“补划” 。 [19]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 截至 1958年底 1月 15日，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占全体成员总数的 9.4%；团结 

委员中划为右派分子的  56 人，占团结委员总人数的 
24.3%；省市一级的委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153人， 

占省、市级委员总人数的 23.1%。但到 1958 年 10 月 

末，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  2008  人，占成员总数的 
12.7%，较之前者增加了 3.3%；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 

委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增加到  39 人，新划右派  4 
人；团结委员中被划为右派的增加到 63人， 新划右派 
7 人；省和直辖市组织的委员中被划成右派的增加到 
174人，新划右派 21人。 [20](409−410) 

三、交心运动的情境认知 

(一) 知识分子对交心运动的认识 

首先，交心运动中知识分子把交心作为一个政治 

问题来加以感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强调交心运动 

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 [21] 

杨东莼认为，交心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能否 

把心交出来，是整个地交还是部分地交，这对自己的 

政治立场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把心交出来，是一个 

对待党、对待工人阶级、对待人民、对待社会主义的 

基本态度问题。 ” [22] 上海一位历史学家坦言， “交了心， 

认识了自己。从不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变为要求加速 

改造了。不承认自己需要改造， 转变为要求加速改造， 

证明在这个战场上，社会主义在政治思想上打了一个 

决定性的胜仗，交心运动的意义深远，由此可见一 

斑” 。 [23] 

其次，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进行自我改造的途 

径来理解交心运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金克木“交 

心”说：向党交心，检查错误思想，是改造的起点。 

张国藩认为交心是改造的关键之一， “首先， 公开的错 

误言行，能交出没有见诸言行的错误思想活动，这是 

决心改造自己的起码的条件；其次，大家都交出大量 

的错误思想活动，自己排排队，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同时也互相有所了解” 。 [17] 李勉之提出交心就 

是要暴露思想， 主要应当暴露自己对党、对工人阶级、 

对社会主义制度等的抵触和不满。 [11] 华东师范大学物 

理系主任张开圻在民主党派整风大会上表示：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要得到彻底的改造， 应该忠诚老实地向党、 

向社会主义交心，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这是解 

放以来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转折点。 

“交心”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表示“觉得向党靠 

拢了，和党是一条心了” ， [24] “心情更加舒畅，积极 

在工作上发挥作用” 。 [25] 轻工业部有人以诗来抒发他 

们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 

情舒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绪开朗，并不是我得 

到了什么宝贝，实在是因为我把心交给了党。 ”但是， 

也有知识分子流露出对交心运动的反感、疑问和抵制 

情绪。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提法有抵触情绪，认为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不 

符合事实，是对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压力”和 

“打击” 。梁漱溟说：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 

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不敢吐露真 

言。 ” [26] 1958 年 6 月，系领导要求吴宓在两天内写足 

大字报 500张， 但是吴宓仅完成 90张，领导责劝吴宓 

务必完成 500张指标， 吴宓生气的说： “宓惟有投嘉陵 

江而死，请君陪伴我往可也。 ” [27] 华东纺织工学院副 

院长在其交心的材料中“检讨” ： “‘交心’这一名词本 

身对我似乎是刺激性过大的，对党忠诚坦白是我所乐 

意的，又何必赤裸裸地说成是‘交心’呢? 民主党派 

知识分子向市委会呈交决心书的大游行我是参加的， 

并且还手持领袖旗走在前列，但是，我心想这未免过 

于着重形式。 ”甚至有人直接反对： “就是不交，一条 

也不交。 ” [28] 

(二) 党对交心运动的认识 

交心运动爆发后，出于鼓励、支持和引导运动的 

需要，党内也开展了交心运动。一般由党员带头，主 

动检查自己，在运动中“引火烧身” 。 “事实证明，入 

了党并非全是真红或者红透。有的褪色，有的粉红， 

有的还是外红里白等等。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某些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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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有官气、暮气、骄气，也有阔气、娇气，甚至还 

有其它的歪风邪气；这些共产党员不正是褪了色的或 

者粉红色的吗? 要想真红或者红透，就要首先引火烧 

身，烧红烧透” 。 [29] 北京大学党组织在 3月 20日召开 

全体党员动员大会，党员领导同志在会上首先引火烧 

身。 [30] 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在大字报中表示要克服领导 

工作不深入的缺点，并决心教一些政治课；党委第二 

书记江隆基检查了自己的官气和暮气；党委第三书记 

马适安批评了学校和党委没有足够地重视对工农学生 

的培养问题等。 [31] 

针对党外知识分子，4月 25日，董必武代表中共 

中央指出： “交心运动是一件好事情。 中共中央赞成并 

且支持这个运动。民主党派不交心，要过渡到社会主 

义是困难的，交心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把六亿人 

民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 [32] 中华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认为， “向党交心运动是我国 

知识分子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把我国知识分子 

改造成为又专又红、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 

运动” 。 [33]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 5月 17日在江苏省和 

南京市卫生干部会议上号召卫生医务人员向党交心， 

“开展交心运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变革我 

们政治思想政治立场的起点，决定着今后我们能否实 

现思想跃进工作跃进，能否‘又红又专’的关键…… 

现在向党交心运动，是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只 

有把思想上阴暗的东西交出来， 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 

加以分析、批判，才能更加清楚的划清资产阶级思想 

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才能破资产阶级立场，立无 

产阶级立场。只有大破才能大立， ‘大破’就是要交深 

交透，把资产阶级思想搞臭， ‘大立’就是思想上的大 

跃进” 。有些人怀疑： “把那些资产阶级丑恶的思想交 

出来，党会不会信任我呢? 会的，交的深透，党是会 

更加信任的……很明显的，交心彻底，就是证明我们 

的立场有了根本的转变。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党就会给你更大的信任……要做到全心全意为工 

农兵服务，就要改变立场，改变阶级感情。 ” [34] 天津 

市红桥区统战部长表示： “能否向党交心就是能否靠拢 

党、依靠党、相信党的表现，就是是否把自己心里的 

话都掏出来给党看看的表现。否则，要求进步只是空 

喊口号而已。 ” [35] 

四、余论 

自交心运动之后时至今日，中国都没有出现独涉 

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一现象迄今为 

止仍被许多专家学者所忽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政 

治学者都对交心运动鲜有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交心 

运动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朱育和 [36] 在其《当代中 

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根据报纸上的相关摘录对交心运 

动进行了片段式的总结；罗平汉 [37] 的《1958~1962 年 

的中国知识界》也依据同样的方法对交心运动有所阐 

述；此外汪东林 [26] 的(2003)《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党 

交心》、姜东平 [38] 的(2008)《 “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 

段往事》、张锡金 [39] 的(2010)《 “向党交心”的北大教 

授傅鹰》、张刃 [19] 的(2010)《 “向党交心”前因后果》 

四位学者分别以某一位历史人物的交心材料为依托对 

交心运动进行了相关解读。除此之外，交心运动虽曾 

在一些著作中略有提及， 但均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反右运动的则已相当成 

熟，几近于妇孺皆知的程度。因此，学术界对于交心 

运动的相关研究尚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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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votion Movement and 
Anti­Rightist Movement 

NI Chunna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taken  Devotion  Movement  as  a  part  of  Anti­Rightist  Movement.  There  are  m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owever Devotion Movement was  a  thought­reform movement  of  intellectuals 
from March to July in 1958, while Anti­Rightist Movement referred to a political movement against the right­wing of 
the  bourgeoisie  from  June  to October  in  1957. At  pres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s  quite 
mature, while  the  studies  about Devotion Movement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esearch 
about Devotion Movement has to be deepened. 
Key Words: Devotion Movement; Anti­Rightist Movement;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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